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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长江日报记者驱车前往湖北
省崇阳县天城镇史家渡村，采访在该村安度
晚年的陈洪光老人。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的志愿军老战士。

92岁高龄的陈洪光老人思维敏捷，说起
话来声音洪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
役期间，他与战友驻守在一条坑道内，打退敌
人的多次进攻，守住了坑道。他说，当时坑道
内严重缺水，他和战友就把尿液收集起来，在
找不到水时，就饮用尿液止渴。

以下内容，由陈洪光老人讲述：
我叫陈洪光，老家在湖北省崇阳县天城

镇史家渡村小堤塘湾，父母均是农民。我出
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初五。我是家中独子。
我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住在离
我家十几里路外村子里的外婆，就把我接过
去与她一起生活。

1938年年底，我5岁多时，日军侵占崇阳
县。日军经常下乡扫荡，闯进村子里杀人放
火，抢走村民家的粮食和猪牛鸡等财物。外
婆带着我四处躲避日军。从那时起，我就觉
得，必须赶跑日本侵略者，我与村民才能过上
安稳日子。我盼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后，我
就去参军，扛枪打击侵略者。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离开外婆
家，回到史家渡村，在大伯家生活了一段时
间。后来，叔叔收留了我，我给叔叔家放牛和
干农活。叔叔还送我到私塾读了四年书。那
四年里，我早上出去放牛，上午到私塾读书，
下午继续放牛或干农活。

1949年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我
家乡。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我对解放军
的好感与日俱增，想参加解放军的念头也
日益强烈。

1950年4月，崇阳县人民政府发布征兵
公告，当时我们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朝林
来到我家，动员我报名应征。我告诉他，我
早就想参加解放军，方朝林立即引导我报
名参军。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当时患
有中耳炎，没有通过征兵体检，没能当成
兵。方朝林安慰我，让我不要气馁，说过段
时间，解放军还会招收新兵。接下来的日子
里，我找医生把中耳炎治好了，我还注意锻
炼身体，增强自己的体质，为第二次报名参
军做好准备。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
家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我与村里

的年轻人热情高涨，纷纷决定报名参加志愿
军。但叔叔不同意我参军，他说我是家中独
子，说我还没结婚成家，他担心我在战场上遇
到意外。一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村民，
也劝我不要当兵，他说，枪炮无眼，子弹无情，
在战场上，人的生命很脆弱。他还吓唬我说，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敌人，是世
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你去了朝鲜，就可能牺
牲啊。”可是我在心里想：怕死不当兵，当兵不
怕死。我要参军的想法更加坚定。

1951年4月，我报名参加志愿军，顺利地
通过体检和政治考核，被批准入伍。我与同
期入伍的100多名同县新兵，到崇阳县县城集
中后，乘坐汽车前往位于湖北省鄂城县葛店
的一个训练基地，接受为期3个多月的新兵训
练。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的1951年8月，我
与战友从湖北省咸宁出发，乘火车前往东北
军区一个位于六道沟的军事训练基地参加战
备训练。在该基地，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16军第186师556团服役。

在六道沟军事训练基地，我与战友训练
了一年多时间，我们学会了射击、投弹、刺杀、
土工作业和爆破等步兵基本技能，还参加了
防空训练和防原子弹、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
器“三防”训练。令我与战友感到开心的是，
我所在的186师全体官兵，都用上了苏制武器
装备。

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参加此战役的我志愿军
15军官兵与敌人血战多天后，减员较多，急需
获得人员补充。我们186师的官兵接到上级
命令后，于一天夜间乘火车从安东（现丹东）
悄悄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火车载
着我们抵达一个山洞时，天已放亮。我与战
友们就从火车上下来，进入山洞附近的山林
中隐蔽，以躲避敌机的轰炸。此后，我与战友
们背着枪支弹药和炒面等物资，昼伏夜行，徒
步向上甘岭前线行军。

抵达上甘岭战场我方控制区后，我被补
充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3营
7连3排9班任副班长。我们9班共编有12
人，班长和我使用苏制冲锋枪，其余10人使用
苏制半自动步枪。1952年11月上旬的一天，
上级命令我们9班前往上甘岭我方阵地的一
条坑道中，执行防御作战任务。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9班的12个人，
在 3排副排长带领下，趁着夜色朝约 1000

米外的目的地进发。我们所有人除携带枪
支与枪弹外，每人还带有三四枚手榴弹、八
九斤装在长条形布袋中的炒面、一满壶水、
防毒面具、急救包等物资。每个人的负重达
30余斤。一路上，我与战友看到，上甘岭表
面阵地上的树木和岩石，已全部被炮火炸成
粉末。幸运的是，我与战友在前往坑道途
中，没有遇到敌人炮火拦截，均顺利地进入
坑道中。

我们进入坑道后，发现里面还有我军的4
名伤员。其中一位伤员告诉我们，他们一个
班共10多人于几天前奉命进入该坑道，与在
他们之前就进驻该坑道的同志并肩战斗。在
我们来到该坑道之前，其他同志都牺牲了，只
剩下他们4人还活着。他们4人都受伤了，伤
口已出现化脓症状。另外，他们4人已断水两
三天，靠喝之前攒下的尿液止渴。

这是一条位于地面下30余米深岩层中的
狭小坑道，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又闷热、空气污

浊不堪。在该坑道中像小房子一样的侧洞
中，还堆放着我方20多位烈士的遗体。

坑道外面寒风刺骨，坑道内的温度却有
30余摄氏度，我们在里面穿着单衣，还被热得
汗如雨下。

我与战友进入坑道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立即将自己的水壶递给那4名伤员，让他
们喝水。可他们每人只喝了一小口水之后，
就坚决不再喝水了。其中的一名伤员说，要
把水省着喝，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这名伤
员还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尿液，要我们把每一
滴尿液都收集存贮起来。等到没有水喝时，
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喝尿液给身体补充水
分。我这时候才知道，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尿
液很宝贵，要攒起来优先给伤员喝！

我至今记得，在上甘岭战役期间，我所在
排另一个班的战士，驻守在另一条坑道中，他
们在水喝光后，曾派出3名战士于夜间前往山
脚下取水，结果遇到敌人的炮火袭击，其中一

人牺牲在路上，一人在半途受伤，剩下的一人
没有退缩，成功带了三壶水回到坑道中。

我与战友到达坑道后做的第二件大事，
就是从坑道中钻出来，在黑夜掩护下，用工兵
锹铲土加固与坑道相连的战壕。

接下来的三天，我与战友多次打退敌人
的进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敌人惯用的进
攻战术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飞机炸，大炮
轰，步兵冲。敌人往往是先出动飞机，朝我们
阵地投掷航空炸弹或发射火箭弹；然后敌人
的大炮开火，猛烈轰击我们的阵地；接下来，
敌人的步兵向我们阵地发动集团冲锋。我与
战友则使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敌人
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们阵地时，我与战友就退
进坑道中躲藏。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我与
战友就从坑道中出来，与敌人打近战。待敌
人攻到离我们只有三四十米远甚至更近的地
方时，我们才突然向敌人开火，把敌人打得鬼
哭狼嚎。

到第四天时，因为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
我与战友被迫退进坑道中坚守，坑道外的表
面阵地则被敌人占领。我与战友在坑道中架
起两挺轻机枪，瞄准坑道口，只要敌人试图冲
进坑道中时，我们就朝敌人射击，吓得敌人不
敢出现在坑道口。敌人也害怕我们与他们打
夜战，所以到了晚上时，我与战友每隔一段时
间，就使劲地把空的铁皮罐头筒扔到坑道外，
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吸引敌人开枪射击，消
耗敌人的弹药，搞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

到第六天夜间，我志愿军12军的官兵向
上甘岭的敌人发动攻击，很快就把位于我们
坑道外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赶走。12军的官兵
进入坑道后告诉我们，他们是来接防的，让我
们把阵地放心地交给他们防守。值得一提的
是，我们班12名补充进坑道执行作战任务的
战士，和之前就滞留在坑道中的4名伤员，此
时都还幸运地活着。我与战友从上甘岭阵地
上撤下来后，奉命随部队开赴朝鲜东海岸休
整和执行海岸防御任务。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我
与战友继续留在朝鲜，承担起帮助朝鲜群众
重建家园的任务。

1954年上半年，我与战友随部队从朝鲜
撤回国内。

1957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被
崇阳县人民政府安排在县林业局所辖的洪下
林场工作。1961年，我离开林场，回老家村里
务农。

几十年来，各级政府很关心我，让我一直
过得比较舒心畅意。近年来，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天城镇人民政府、国网崇阳县供电公司
与村委会的同志，经常上门慰问我，还全心全
意为我解决实际困难，让我感动不已。

我育有四个孩子，他们很孝顺；我老伴很
贤惠，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经常对年轻人说，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希望年轻人忠于理
想，忠于信仰，快乐生活，快乐工作，把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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